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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潮州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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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新·

内容提要　广东潮州歌中现存《三国刘皇叔招亲全歌》上、下两册

与《三国刘皇叔取东川全歌》两册的木版机器印刷唱本。潮州歌中的三

国说唱文学是基于晚清以来城市商贸经济繁荣所带来的市民阶层群体

的壮大，在说唱文学繁荣的风气推动下，由书坊主的商业化运作，经排

版技术的调整与印刷技术的革新才最终生成的长篇巨制。唱本虽然依

据毛本《三国演义》改编而成，但在妇女形象刻画、英雄男儿心理描写以

及抒情性与娱乐性方面表现出异于原著的民间艺术特色。并且，其在

宣传推广小说《三国演义》、普及建构三国历史知识以及社会教化方面

扮演着重要角色，发挥着重要艺术功能。

关键词　清末民初　潮州歌　三国演义　说唱文学

潮州歌，又称歌文、歌册、弹词，是一种盛行于晚清民国时期，为

潮汕方言地区民众所喜闻乐见的民间说唱文学。潮州歌属于弹词系

统，唱词内容上基本为七字句，四句一组，每组一韵，既可连续用韵，又

可自由换韵。其在表演方式上不需要乐器伴奏，清唱到底，中间只杂以

少量的说白①。

三国说唱文学主要是指以三国时期的历史和人物为题材的说唱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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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作品。１９８７年学者陈翔华在《明清以来的三国说唱文学———兼论
它与历史小说〈三国志演义〉的关系》一文中首先使用“三国说唱文学”

这一概念，他在对全国各地的三国说唱文学梳理时首次提到了岭南地
区的三国说唱文学②。２００３年日本学者上田望《三国说唱文学浅
谈———自清朝至现代》一文中则首先对广东潮州歌中的三国说唱文学
进行研究，他罗列出其中的文献状况，在篇幅上将其划分为长、中部，然
后对比发现潮州歌中的三国说唱文学是依据毛宗岗《三国演义》改编而
成，最后从叙事语言、文体以及出版系统方面进行了简要的探讨③。可
见，潮州歌中的三国说唱文学研究还存在着巨大的空间可供开拓完善。

陈翔华认为明清以来据小说《三国演义》改编成的民间文艺作品，不仅
是小说《三国演义》故事传播的重要途径，而且还丰富发展了小说的情节
和人物性格，因此研究明清以至近代的三国说唱文学及与小说的关系，是
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④。在北方《子弟书》《三国志鼓词》与江南弹词《三国
志玉玺传》与扬州评话等三国说唱文学研究的大背景下，开展完善对于潮
州歌中的三国说唱文学研究，搜集整理唱本文献，分析其生成机制，探析艺
术特色，阐释艺术功能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学术价值的。

一、唱本分析

２００２年，北京大学图书馆抢救性地影印了１３０部旧版潮州歌册，

集为《稀见旧版曲艺曲本丛刊·潮州歌册卷》⑤。笔者才得以从第三十
一册中获取三国说唱文学的第一手资料，这些作品产生流行于清末民
初，文献留存有《新造三国刘皇叔招亲全歌》４卷４回、《新造三国刘皇
叔招亲下全歌》１３卷１３回以及《新造三国刘皇叔取东川全歌》８卷８
回，这些唱本字数总计约１３万７千字，与原著毛本《三国演义》６４万字的
篇幅相比约占其１／５，称得上是为数不多的长篇三国说唱文学。据唱本得
知，这些作品的创作者乃是自号为“凤城逸士”的下层文人柯眄庭，薛汕《书
曲散记》还记载他创作了《八宝金钟》《刘成美忠节全歌》，可见他是专业从
事歌册编创的能手⑥。但这些长篇唱本的创作与出版并不是凭借一己之力
所能及，背后所体现的乃是民间说唱文学独特的生成机制。

首先，城市经济的繁荣与市民阶层的壮大是唱本生成的根本条件。

中国民间说唱的繁荣与城市经济密切相关，城市商业经济的繁荣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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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文学发展壮大提供了艺术的温室。潮州府城作为广东通商要地，曾
一度坐拥当时粤东最大的近海帆船贸易口岸，清乾隆二十七年潮州知
府周硕勋撰《潮州府志》载：

潮民逐海洋之利，越外洋，居奇货，而百倍其赢。⑦

对外商贸交流频繁。随着鸦片战争后国门进一步地开放，潮州府城的
海洋商贸经济也进一步发达，大量的失地农民与手工业者涌入城市，在
城市化的进程中极大地壮大了市民阶层。市民阶层的壮大则产生了强
大的民间艺术消费需求，而潮州歌作为一种大众文艺受到了广大潮民
的热烈喜爱，又据清雍正普宁知县蓝鼎元《潮州风俗考》载：

潮人好酣歌，新声度曲，灯宵月夜，傅粉嬉戏，咿咿呜呜，杂以
丝竹管弦之和，南音土风，声调迥别。⑧

这从中可见当时演潮州戏和唱潮州歌的热闹。

其次，说唱文学的繁荣是唱本生成的重要条件。明代何良俊《四友
斋丛说》卷三十七云：

祖宗开国，尊崇儒术，士大夫耻留心词曲，杂剧与旧戏文本皆
不传。世人不得尽见。⑨

但明中后期随着文化普及与通俗化的趋势改变了这一状况，终至有清
一代，在雅部式微、花部渐兴的文化生态背景下，不仅中国传统说唱文
学的发展打开了全面兴盛的局面，而三国说唱文学也迎来了一个异常
繁荣的时期。评话、鼓词、弹词、道情、琴书、牌子曲类、时调小曲、杂曲、连
珠快书、北方大鼓书等都有关于三国的说唱文学作品。更重要的是，文人
士大夫一改对说唱文学在内的通俗文艺的鄙视不屑之态，就三国说唱文学
而言，文人不仅与艺人来往互动，甚至文人亲自参与创作。如贾凫西鼓词
《木皮词》与蒲松龄《聊斋俚曲》之《快曲》⑩。值此社会文艺思潮的转变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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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文学的繁荣，潮州歌中三国说唱文学的生成无不从中受益。

再次，在这样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思想的土壤之中，将潮州歌制成唱
本歌册售卖或自创自售便是一项利益可观的生意，大量的书坊如雨后
春笋般冒出。据记载，歌册印售业在清代十分兴盛：

咸丰年间，潮州府城李万利杂货店率先木刻印刷潮州歌册，销
量陡增，利益可观，随后引发其它商号王生记、陈财利堂、吴瑞文
堂、瑞元堂、瑞经堂、五福堂、友文堂、王友之堂等十几家都营印了
成千上万的唱本。�11

而在潮州歌中的三国说唱文学文本中，封面正中题为“潮州义安路李万
利出版”，每卷卷首右下则题为“潮城府前街瑞文堂藏板”，由此可知潮
州歌中三国说唱文学的创作、出版、发售与这两家书坊密切相关。而正
是这些为满足市场需求而进行生产兼营销的私营书坊，在商业化的运
作下使得潮州歌能以唱本的形式流传下来，其对于说唱文学流存传播
的实践来说是功不可没的。

最后，印刷技术的革新是唱本生成的直接原因。日本学者上田望
在谈及潮州歌中的三国说唱文学时使用了“说唱文学的出版革命”这一
概念，他阐释道：

由于引进新技术，复制技术更发达，也可以印更加细小的文
字。以前的雕版刊本，宝文堂刊《孔明招亲》半叶１１２字，《单刀赴
会》半叶１０５字，四川荣焕堂刊《取西川》半叶２３０字，但是机器印
刷的潮州歌《三国刘皇叔招亲全歌》半叶２４８字……细小的文字给
说唱文学带来什么影响呢？我认为，由于每页中的信息量增加，出
版社能印出来的说唱作品逐渐短缺起来，这个现象促进了新的创
作，又引起了作品的长篇化。�12

日本学者的观点颇有启发性，但就技术层面来讲，长篇作品的创作与出
版绝不仅仅是排版技术的调整，终究归功于印刷生产力的大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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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以来，中国开始采用铅印与石印等近代机器印刷术来替代传统手
工的木刻雕版印刷，印刷效率从雕版印刷的每日四、五千张飞跃到机器
印刷的半时四、五万张，生产效率提高了１０倍以上�13。所以，印刷生产
力的大幅提高与排版技术的调整既刺激了同一文本故事的纵向深化创

作，又催生了不同题材故事的横向多元丰富，而潮州歌中三国说唱文学
则属于前者。我们只要翻开３２开线装本的小册子进行细读比对便会
发现，《新造三国刘皇叔招亲全歌》４卷４回中都有书场开头的定场诗，

在此以后的其它文本中便没有了，这种文本的前后差异性说明了书坊
主直接从书场搜罗的艺人底本已经到此印刷完了。为了解决生产困难
和缩短上市时间，书坊主则雇请了专业从事唱本创作的下层文人柯眄
庭来继续编创，他一边参照毛本三国，一边坚持去书场记听，于是潮州
歌的三国说唱文学曾一卷接一卷地在机器的轰鸣声中滚热出炉。这也难
怪《新造三国刘皇叔招亲下全歌》１３卷与《新造三国刘皇叔取东川全歌》８
卷比起《新造三国刘皇叔招亲全歌》４卷在篇幅多了２－３倍，其中前后的篇
幅比重差异实是反映当时潮州三国说唱文学创作状况的晴雨表。

总之，潮州歌中的三国说唱文学是基于城市商贸经济繁荣所带来
的市民阶层群体的壮大，在说唱文学繁荣的风气推动下，由书坊主的商
业化运作，经排版技术的调整和印刷技术的革新才最终生成的长篇巨
制。这体现出与文人书斋独立创作的不同，说唱文学本质上是市民阶
层追求享乐和娱乐的产物，形成了一条涵盖演出、艺人、听众、出版、阅
读的市井文化消费链条，是一种受制于经济关系的艺术形式�14。

二、艺术特色
潮州歌虽然在情节框架、人物形象、战争描写方面继承了毛本原

著，但民间艺人又必须充分发挥说唱艺术才能对小说原著加以丰富和
发展，在妇女形象、心理描写及抒情与娱乐方面进行开拓与创新。

妇女形象的丰富与发展。小说《三国演义》叙述的是一部规模宏大
的战争史诗，主要讲述的是男人们驰骋天下、建功立业的故事，女人们
则成为了男人们权谋中的附属品和牺牲品，毫无独立性可言。但到了
说唱文学中，刻画女性人物形象、表现女性情感活动、赞美女性品质则
成为了艺人重要的创作手法。潮州歌拥有大量的妇女群体受众，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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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歌对女性情感世界中的骨肉之情与夫妻之情异常注重，体现在对
吴国太和孙宫主两位女性形象进行了丰富与发展。在吴国太的形象刻
画中，一方面是继承了小说中她作为国母彪悍的一面，并对其进行了强
化。小说中写到吴国太关于“怒骂”的频次只有３次左右，潮州歌中则
高达１５次左右，几乎人物每次出场都是非怒即骂，重点突出的则是对
“骂”的效果描写，例如“就骂周瑜不尝休”“骂得吴侯大京骇”“骂的贾华
无言语”，实则是将民间悍妇的观念加之国太身上，让她以妇女的姿态
压倒一众英雄男儿。另一方面，又描写了吴国太作为母亲疼爱女儿、重
视亲情的一面。当吴国太得知女儿即将沦为政治牺牲品时，她愤慨指
责孙权：“刘备若是被凭剐，吾女便是一寡妇，后日若欲议亲来，谁人欲
这退头婚，岂不殃吾女钗裙，一世讨亲无人欲。”后来又在深夜担忧牵挂
着女儿“至晚还未归回返，总然玩景在江滨。日晚亦自归回来，愈想愈更急
满怀”，吴国太最后得知女儿与刘备私奔回荆州时：“捶胸顿足放悲声，本后
单生只一女，今日被他逃走行，叫吾老身何所依。”国太在激烈的政治斗争
中并没有因顾全大局而“大义灭亲”，而是处处为女儿着想，牵挂她的安危，

关心她的婚姻幸福，闪耀着平凡女性身上的母性光辉，以致于艺人评析道：
“妇人之心易骗欺，言入心里最难移，不信但看吴国太，保护玄德为女儿。”

再如孙宫主人物形象的丰富发展上，小说只是写其武艺高超的一
面，潮州歌中则先是借吕范之口说她“生得貌美既超群，又能文来又能
武”，接着在洞房之时借刘备的视角写其“果然倾国倾城貌，青春少年动
人心”，又接着在成亲之后的环境描写：“闻得异花扑鼻香，但见异花裁
满庭，五色花蕊鲜又明。进厅一望厅共屋，金楹珠桂尽盘龙，各处摆列
众珍奇，女乐歌唱来接伊。”在这样的人景烘托之中，孙宫主不再是只会
舞刀弄枪，而有了佳人般的生活雅趣。最重要的还是突出孙宫主作为
女性忠于爱情、不畏强权、敢于反抗的精神品质，她在得知刘备欲返荆
州之时表示：“妾已共君结罗系，一夜夫妻百夜恩，岂忍尔我折离分，任
尔欲往何方去，天南地北愿随君。”孙宫主在逃亡的路上又奋不顾身地
保护夫君，叱退追兵，指责哥哥吴侯对亲情的冷漠，对自己美好爱情婚
姻的践踏。总之，民间艺人深入到小说对于女性形象描写的空白处，用
民间思维理念去刻画、赞美、欣赏女性，甚至不惜在说唱文学中颠覆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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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社会的既定法则，既反映了潮州歌中女性群体的审美期待，又反映了
清末民初时期社会结构转变所带来的女性地位的变化。

在对妇女形象的丰富与发展后，艺人接着走进了英雄男儿们的内
心世界，将他们心理的动态流变揭示出来。罗贯中在创作《三国演义》

时明显继承了史传笔法，所以小说中的心理描写很少，且隐藏其中难以
发现。如刘备东吴招亲的故事中，小说在精简的叙述中只偶尔出现“暗
想”“自思”一类表示思想意识活动的词。但在说唱文学中，因现场表演
的需要，艺人加深对人物内心世界的表现是一个在短时间内吸引打动
观众的好办法。潮州歌中刘皇叔招亲一节，不仅直接进入了刘备的内
心世界，还将其心理状态变化的过程揭示出来。当东吴择定吉日呈上
婚帖之时，刘备因念及自身安危而愁眉不展：“又将朱帖呈起来，玄德一
下细看知，只是怀疑不敢往，日下纳闷愁皱眉。”接着，在成亲洞房之时，

刘备此时转忧为乐，喜做东床快婿：“玄德还礼揖尔尔，举目来看孙夫
人，果然倾国倾城貌，青春少年动人心。”

紧接着，刘备婚后搬入新房，他将之前的恐惧忧虑早已抛却在九霄
云外，沉醉在春风得意之中：“女乐献酒列两旁，珍馐美味列席中，异花
玩好摆满目，玄德岂不心头爽。”再接着，刘备即将返回荆州之时，他却表
现出对江东锦衣玉食生活的念念不舍，流露出好逸恶劳的心态：“玄德听了
愈皱眉，想起早日在江东，繁华快乐世无双，今日归回荆州去，又欲劝劳受
艰难。不觉凄然暗伤心，两眼如珠泪淋淋。”最后，作为一代英雄的刘备回
到荆州不久后便进行了自我批评：“今日得了快乐事，岂可忘却早忧时。况
吾乃是汉室亲，须当励志想奋身，不可徒甘居人下，身立背面口称臣。”

艺人在刘备东吴招亲的过程中，将他招亲前的恐惧疑惑，到成亲洞房
时的惊喜愉悦，再到婚后生活的潇洒快活，又到返程途中的好逸恶劳，最后
到反省振作的心理状态生动形象地用语言表现出来，栩栩如生，真实可感。

这种令人感同身受的心理刻画，既拉近了与听众之间的距离，又显示出艺
人在人物心理描写方面的细腻成熟。

艺人不仅善于描写人物心理活动，还擅长发挥说唱文学自身的表
演特性来营造浓烈的抒情氛围，制造一种强烈的情感震撼力。潮州歌
中三国说唱文学将小说中仅诉诸于案头视觉阅读的祭文，通过巧妙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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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几个关键字词，然后艺术加工成复沓整饬的五言组诗，发挥修辞的效
果，便将这些汉语辞章配以口头表演的方式将抒情性发挥得淋漓尽致。

如《吊周瑜文》：

吊君自幼学 相交孙伯符 仗义共疏财 茅舍相让居

吊君自弱冠 万里奋鹏抟 定鼎建霸业 割据在江南

吊君年方壮 远镇主巴丘 景升常忧虑 讨逆尚无忧

吊君有丰度 佳偶配小乔 俨然汉臣婿 不愧立当朝

吊君有气概 谏争纳质回 始不垂两翅 终能奋翼飞

吊君在鄱阳 蒋干来说君 挥洒真自如 雅言志不群

吊君有宏才 文武镇封疆 火攻能破敌 反弱来为强

想君当初日 雄资莫并俦 哭君身早逝 俯地血自流

忠义心如铁 英灵气自专 性命终三纪 名垂万古传

哀君真情切 愁肠方结心 我惟明肝胆 悲无断绝略

惨惨天昏暗 三军方怆然 主为尔哀泣 友为尔泪涟

想吾虽不才 乞计常求谋 助吴拒曹贼 辅汉安刘公

手尾无数月 可怜君命休 君存与君亡 何虑共何忧

呜呼周公瑾 生死永别离 忠贞常朴守 冥冥灭灭时

君魂如有灵 前来鉴吾心 从此通天下 更无一知音

悲悲共切切 肠断谁知详 呜呼真痛哉 伏惟来尚飨�15

这一系列的五言组诗中，艺人先一口气连用七个“吊君ＸＸＸ”的排
比句来铺陈追忆周瑜从幼至壮的传奇生平，夸饰了他“谈笑间，樯橹灰
飞烟灭”的非凡气概。接着又用对比的手法将生前的年少有为和如今
英雄早逝的无奈进行对比，流露出无限扼腕叹息之情。又接着通过“惨
惨天昏暗，三军方怆然。主为尔哀泣，友为尔泪涟”的人景烘托，渲染弥
漫着一股浓烈的悲壮气氛。最后，运用“惨惨”“冥冥灭灭”“悲悲切切”

的叠词借诸葛亮之口在恍惚间以反问的语气喟叹道“从此通天下，更无
一知音”的高山流水之情，表达出对未来大业“助吴拒曹贼，辅汉安刘
公”的深重忧虑。并且，这一系列的组诗并非简单的堆砌，而是组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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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存在着情感的层递与生命意识的激发。具体来讲，先由第一层诸葛
亮知悉周瑜不幸英年早逝的情景触发悲情，然后再到灵柩前追悼抒发
对故人的绵绵思念，再由英雄早逝的无奈现实激发了对无限时间和有
限生命的思考，最后上升到关于灵魂来生的彼岸世界，将幽深微缈的情
思与广阔的天地人间连在一起，吟咏出生命的曲折情思。艺人利用民
间艺术手法点石成金，运用排比、对比、反问、复沓、叠词的修辞手法，充
分发挥说唱文学的表演优势，将案头阅读的文章转化为动人的抒情乐
章，极大地增强了三国说唱文学的抒情性。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潮州歌
唱本大量流行的同时，民间书场并没有因之人去楼空，最大原因就是案
头阅读替代不了书场艺人绘声绘色的艺术表演。

艺人在满足女性群体抒情性的创作诉求同时，还要迎合大众娱乐
消遣的需求，从而表现出强烈的娱乐性。说唱文学的绝大部分受众都
是城市手工业劳动者组成的小市民群体，他们在劳作一天后来书场听
书是为了消遣娱乐，希望能够一缓身心疲惫之苦。娱乐性也是艺人招
揽听众、谋求生计的重要法宝，所以潮州歌中的三国说唱文学必须站在
民间的立场，讲述老百姓心中的三国人物故事，在诙谐幽默的风格中表
现他们的审美趣味和文化心理。

娱乐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上：一是对历史人物的调侃与戏谑。

潮州歌中的历史人物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帝王将相，而是经过了世俗化
的艺术处理，使其言行举止与心理状态更接近于百姓的生活经验。如
孙权不再是辛弃疾笔下“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的碧眼紫髯帝
王，当他得知刘备中计来到东吴招亲时，艺人为其增加了一段心理描
写：“暗想刘备到只来，真是入了天罗网，痴想吾妹结和谐。枉尔一世英
雄人，今来绝命到此间，可笑孔明好妙计，亦放他来入牢笼，想罢哈哈大
笑声”，此时的孙权表现出的是一种市侩狡猾的俗气，并且他在面对吴
国太时总是被骂得哑口无言，只能默默忍受，这让人看到了民间对于
“生子当如孙仲谋”的另类诠释。此外，就连刘皇叔也免不了被调侃戏
谑的下场，刘备招亲船至东吴后，艺人写道：“却说玄德在船中，便将黑
墨来染须，身穿金甲共绫绸，装得一表贵人格。”原来驰骋天下的英雄刘
备也会表现出缺乏自信的时候，他为了掩盖真实年龄竟然采取黑墨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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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的滑稽举措。在刘备脱离虎口即将返回荆州之时，他只是因念念不
舍安逸生活而泪流不止，反而弄得在一旁的赵云真不解其意，只是一味
地好言安慰受惊的主公，令人忍俊不禁。二是利用反差以出乎观众意
料之外。这些反差有的是性别上的，如吴国太和孙宫主两位虽是女流
之辈，但在气势上力压一众英雄男儿，表现出巾帼不让须眉之风；有的
是年龄上的，如黄忠和严颜两位老将，二人虽年事已高，但武艺谋略不
减当年，两位老将组合更是在夺取汉中过程中屡建勋功；还有的是外貌
上的，如庞统、左慈、管辂，他们的非凡才能与丑陋外貌形成了巨大的反
差，给人一种出乎意料的喜剧效果，并且拓展了民间丑才形象。三是迎
合大众猎奇心理，大力夸饰怪力乱神之事。如艺人对左慈的外貌、神奇
际遇、超能力进行了不厌其烦的描写和渲染，又利用管辂占卜时所写的
字谜来制造现场互动，他会根据答案反馈的情况加以提示和诱导，直到
没人猜对或者冷场时才揭晓谜底，吊人胃口又趣味十足。

总之，潮州歌中的三国说唱文学保留了生动活泼的民间艺术特色。

艺人们既侧重对女性形象的丰富与发展，又注重对英雄男儿内心世界
的揭示，不仅顾及女性群体的抒情性诉求，还迎合了大众对于娱乐性的
强烈需求。

三、艺术功能
潮州歌中的三国说唱文学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为广大人民群众所

喜闻乐见。同时，得益于深广的群众基础，这些说唱文学又在小说《三
国演义》的宣传与普及、民间历史知识建构以及社会教化方面扮演着重
要角色，发挥着重要功能。

三国说唱文学对小说《三国演义》起到宣传普及作用。《三国演义》刊
本在明嘉靖时期便已问世，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小说的传播方式主
要靠手抄，接受群体也局限在文人士大夫圈子之内。造成这种传播与接受
障碍的最主要原因是阅读小说需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而这也是广大人民
群众在当时条件下难以具备的。蒋大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曾批曰：

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盖欲读诵者人
人得而知之，若诗所谓里巷歌谣之义也。�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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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小说既能供士大夫欣赏，也能给民众观看。显然，蒋大器此言还
是站在自身文人的立场上来说的，并未考虑到下层民众们的实际情况。

相反，老舍在《制作通俗文艺的苦痛》一文中指出：

有人说《三国演义》是最伟大的通俗作品。是吗？拿街头上的
唱本儿和“三国”比一比，“三国”实在不俗。�17

并且学者潘建国在《明清时期通俗小说的读者与传播方式》一文中指出：

明代民众的识字率还不足百分之一，而识字量能达到阅读小说的
水平，并且买得起小说、有兴趣和阅读小说的更是寥寥无几。�18

但令人惊奇的是，这些传播与接受层面上的种种困难实际上并没有妨碍
《三国演义》的流传，相关三国历史人物故事业已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就
潮汕地区而言，关羽崇拜长久盛行不衰，潮民为之建造的揭阳关帝庙已逾
百年历史，潮民称之为“关老爷”，每年关帝诞辰还会定期举行庙会祭祀活
动，商人们更是把关羽作为“武财神”供奉起来，这些民俗民风都可作为小
说《三国演义》及其三国文化对潮汕地区产生深广久远影响的佐证。

那么，能使小说《三国演义》突破传播接受层面上的层层困难，从而
走进千家万户的神秘力量是什么呢？那就是民间艺人和说唱文学的贡

献。解弢最早在《觚庵漫笔》中指出：

《三国演义》一书，其能普及于社会者，不仅文字之力，同时还
得力于评话家柳敬亭一流人。�19

老舍不仅指出《三国志演义》的“不俗”，他还进一步讲到：

“三国”并不易懂，而须由伶人、歌者、评书者，另行改造，替“三
国”宣传……专凭它本身的文字和内容，它绝不会有那么大的
势力。�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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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民间说唱文学成为联结小说文学与民间文学之间的桥梁，它
使得说唱艺人能够融贯雅俗两种传统。他们在编创三国说唱文学时小
心谨慎地统筹兼顾，既要取法于小说原著，又要在题材人物选择、故事
情节重塑、心理描写深化等方面迎合大众的审美趣味与心理期待。就
这样，在三国说唱文学的积极影响下，小说《三国演义》的传播媒介不再
是靠单一的文字，而是变成了“书面—口语”媒介的双向互动；其传播场
所也不再囿于案头之上，而是变成了书场为主、案头为辅的局面；其文
学传播效果也由原来的视觉审美变成了视听一体的审美享受。总之，
《三国演义》之所以如此深入民心，以至于梁启超曾喟然叹曰：“今我国
民绿林豪杰，遍地皆是，日日有桃园之拜，处处为梁山之盟。”这实际上
与民间三国说唱文学有着不可割裂的密切关系，三国说唱则是《三国演
义》在民间艺术生命的续存与重生。

除了对小说起到宣传与推广作用，三国说唱文学还在民间历史知
识的普及与建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现在看来，一个人若想习得相关
历史知识，就必须拥有识字能力与获得历史读物。但对于旧社会的人
民大众来说，无论是识字能力，还是获得一两本历史读物，几乎都是难
以实现，更不必说上私塾听课。然而，在谈及千年前的西汉历史时，他
们却能够如数家珍。袁宏道《东西汉通俗演义序》：

今天下衣冠以至村哥里妇，自七十老翁以至三尺童子，谈及刘
季起丰沛、项羽不渡乌江、王莽篡位、光武中兴等事，无不能悉数颠
末，详其姓氏里居……�21

明代袁宏道早已意识到通俗小说对民间历史知识的普及与建构作用，

但如前所述，小说阅读毕竟更适合具备一定文化素养的“衣冠”阶层，至于
“村哥里妇”与“老翁童子”，还应当具体深入分析。对此，学者纪德君在《试
论中国古代说唱文学研究的开拓与创新》一文中进一步深入指出：

说唱文学在古代文化知识体系建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发挥着重要功能。�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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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三国说唱文学则在民间三国历史知识的普及与建构中发挥
着重要的作用。以潮州歌为例，一方面，说唱文学增加了人们识字的数
量，提高了人们的识字能力。旧社会中能够通过正规途径读书识字的
人少之又少，但民间流行着数以千计的唱本便成为了大众识字的启蒙
读物。一首歌就是一小本册子，谁要想唱潮州歌就必须适当识字，就要
向说唱艺人学习，或者找粗通文墨的人请教。相应地，在娱乐学习的过
程中识字越多，能唱的潮州歌也就越多。就潮州歌中的三国说唱文学
而言，这样长达数十万字的长篇巨制，若是能够习唱其中的几卷，识字量
也达到了成百上千，这对于下层群众来说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了。另
一方面，潮州歌中的三国说唱文学除了在书场敷演三国历史故事与刊印发
售唱本读物以外，书坊李万利堂还特意编制了长达一千六百多字的《新造
三国古人拆字歌》，内容上以拆字为起式，后接关于三国历史人物故事的整
饬七字句，且做到了隔句押韵，令人赞叹。试从中摘取几段：

古月两字读做胡 刘邦兴汉创帝都 传至献帝国衰败 分为

三国魏蜀吴

三点水青就是清 皇叔桃园三拜盟 义结关张愿扶主 誓诛

汉贼扶朝廷

天下蛤口就是吞 刘备即位昭烈君 一心欲伐吴与魏 重整

汉室锦乾坤

三点水王独做汪 孙策遗祖居江东 当初大战严白虎 人人

称为小霸王

木字站人便是休 孙权碧眼又紫髯 二十四年真命主 威镇

江南八十州

壮字草头读做荘 东吴大将是周郎 官拜水军大都督 赤壁

放火破曹军

秋心二字读做愁 奸雄曹操镇许都 总领兵权居相位 势压

天子令诸侯

金字畔十便是针 曹丕废帝串国邦 自立为王称魏帝 三分

天下居许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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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头田字就是苗　三国尽归司马昭　生有一子司马炎　一统
山河属晋朝�23

说唱艺人将自东汉末年，终于西晋统一的近百年历史巧妙浓缩在
千余字的拆字顺口溜之中，使得妇孺老幼对于三国历史皆能信口而来，

让人看到了民间艺人在普及建构三国历史知识的独特的民间方法与民

间智慧。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大量的民间艺人从事着城乡“历史教
师”的工作，广大听唱的群众则扮演着“学生”的角色，无数的三国唱本
则承担着“民间历史教科书”的功能，书场则变成了授课的“历史大讲
堂”，于是，相关三国历史知识在此得到普及，儒家的正统史观在此得以
建构，循环史观在此得以确证。因此，对于潮汕地区广大人民群众而
言，无论衣冠白丁，还是男女老幼，至于“刘备招亲”“智激周瑜”“单刀赴
会”“取西川”“取东川”等历史故事广为人知，以刘备为蜀汉正统的观念
深得民心，“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历史循环论深入人心。

最后，说唱文学还以寓教于乐的方式起到社会教化的艺术功能。

古罗马诗人贺拉斯较早提出了“寓教于乐”的文艺主张，他认为诗应带
给人乐趣和益处，也应对人有所劝谕，发挥艺术的教化作用。潮州歌中
的三国说唱文学作为民间长篇历史叙事诗，一方面，它给人带来审美娱
乐享受。唐代便有李商隐《骄儿》诗云：“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24

宋代苏轼的《志林》载：“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
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
败，即喜唱快。”�25明代冯梦龙《警世通言叙》载：“里中儿代庖而创其指，

不呼痛，或怪之，曰：吾顷从玄妙观听说《三国志》来，关云长刮骨疗毒，

且谈笑自若，我何痛为？”�26他们都被三国故事情节所吸引，被人物故事
所感染，身临其境地进入到了三国那个充满诗情画意的艺术世界，从而
发生了情绪上的变化波动，获得了感官情绪上的精神愉悦体验，甚至可
以用这种审美享受抚慰现实中的创痛。潮州歌中的三国说唱文学不仅
从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心理深化等方面去吸引听众、感染听众、愉悦听
众，而且还大力夸饰渲染刘备夫妇结婚、取西川、取东川等开筵摆酒、加
官封爵的热闹场面。说唱艺人为劳苦大众创造了一个精神乐园，使之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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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时逃离现实世界，沉浸在艺术世界中忘却劳累，得到慰藉，振奋精神。

从而达到了恩格斯谈到民间故事书所达到的那种审美娱乐效果：

它的使命是把工匠的作坊和可怜的徒工的简陋阁楼变幻成诗

的世界和金碧辉煌的宫殿，把他那身体粗壮的情人变成体态优美
的公主。�27

另一方面，三国说唱叙事诗又以寓教于乐的方式起到社会教化的
作用。纵观有清一代，盛行“宣讲”之风。康熙九年向全国颁布“上谕十
六条”，后雍正又将其扩充解释为《圣谕广训》，其后乾隆、嘉庆、道光等
朝无不沿革倡行。并且，乾隆曾要求地方官听讼之余不妨以“土音谚
语”宣传《圣谕广训》，也就是宣讲维系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三纲五常”

中的具体内容。于是，每值朔望两期，地方官便有责任义务以通俗的语
言以及艺术形式对上谕进行宣讲，以期收移风易俗之功�28。因此，相对
清代潮汕地区而言，潮州歌则是土音宣讲的最佳载体，秉承儒家正统思
想观念的三国故事则是宣讲的绝好内容，二者一拍即合，变成了潮州歌
中的三国说唱文学，其中所大力宣扬的便是封建礼教的根基———“三
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君为臣纲，那是大力颂扬关、

张、赵、孔明等人的忠君不二，也赞扬了蜀将那种杀身成仁的忠君气节：
“傅彤尽忠报君恩，临死犹然骂吴狗，千载不愧汉将军。”�29父为子纲，那
是王氏为舍子报仇，厉声喝问丈夫赵昂：“君臣父子有五伦，今日欲雪君
父耻，亦愿碎骨将尸分，岂可顾着一子儿？”�30夫为妻纲，那是孙夫人为
了跟随刘备而不惜与江东家国决裂。并且，说唱文学带给民众这样的
教化启示：遵从伦理纲常，即使有所牺牲，也会获得巨大回报。所以，

关、张、赵等蜀汉忠烈为世人敬仰，代代供奉；赵昂舍子举事后不仅报仇
成功，还获得了曹操升官加爵的封赏；孙夫人虽与母兄决裂，但却收获
了幸福的婚姻。对于这种教化效果，曾有着生动的记载：

听到奸贼恶计害人，一个个咬牙切齿，“短命无好死”之声四
起；听到大团圆了，或恶人伏法了，好人得好报了，大家喜上眉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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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兴而散。�31

总之，三国说唱文学并不是将儒家意识形态直接灌输给人民群众，

而是利用曲艺说唱的艺术形式，民间艺人与下层知识分子将其理性智

慧运转在社会伦理上，创建出一套符合实用的人生处世经验，使之支配
着社会机制下个体行为的基本意识，从而在潜移默化之中加深着社会

规范的合法化与深刻化。

以上，笔者对潮州歌中的三国说唱文学的唱本文献、艺术特色以及

艺术功能方面做了初步的阐析，虽然还不够全面深入，但在唱本的生成

机制方面、民间三国说唱文学的独特艺术特色以及说唱的艺术功能方
面进行了有意义的探讨。同时，相比于北方和江南的三国说唱文学研

究，岭南地区的三国说唱文学研究处于薄弱、滞后的局面，仍有着相当
大的学术空阙，诸如木鱼歌、龙舟歌、南音等粤调说唱曲艺中三国说唱

文学的挖掘与研究有待于拓展和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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